
鬍子

侄兒强仔十一歲剛出頭，生得高顏大馬不算♦近月 
林然發現他唇上竟長出稀疏的「鬍子」来了。
査實這只能算是汗毛，即髭子的先聲-8t幼軟稀疏 
'卻不斷惹來長輩及成人的「提點」。性喜攬笑的更 
以誇張口甯，驚年强仔「人細鬼大」•"吿他切勿手 
多，過早把汗毛剃掉或拔去，而越剃越慣•最終變成 

「烏膚狗」•難着死了。强仔果面爲這 
些大人說的話耿耿於怏，「副與不剃」 
成爲困優這個少年的大羣題。日前偶然 
遇見强仔•發現唇上汗毛竟已不復存在 
，他不等我找問，理直氣壯地說：「班 
上長汗毛的同學至都列了•就剩我一個 
，多不好意思。阿售冇反對我剃呀。」 
我要後不禁笑將起来，吿訴他這是咱們 
男人無可逃避的第一遭，無一人絵倖免 

。 蘇量

財政預算案出来之後•市民反應很差。因 
一 爲這是慢火煎魚，逐步擴大稅荷的預算案。

通張已經父到•建到雙位數•加薪所得都被 
通張吞噬了。
楼價日高，爲謀一個安業窩，供樓者把辛 
勞所得，都拿去供樓•港府再来一個加差餉 
，黃台之瓜，何堪再摘？
有些輿論幫港府的忙•說是平隹的預竟案 

。港同盟也故意低調•說是硏究淸是再表態 
，不欲挑起港人的不滿。一天之後•港同盟 
由黃震遐出來講話：「港同盟比较體會港府 
要預留大量儲備的需要。首先•新機場的興 
建在在需財，而且顧及歷史可能重演科大的 
超支失控，儲備的安全闊度大一點，實無可 
厚非。再者.香港面對九七問題，.無論中國 
發生任何磋動•抑或港人的信心出現危機• 
都會影看我們的經濟發展。」這副腔調•是 
保皇登的腔調，到了關鍵時刻，就爲港英護 
航了。
捐軍費給祖家打仗時•港同盟N持相同的 
立場。只是零敲碎打和枝節問題上，港同盟 

才有「反政府」的表態。
倒是啟骅的劉華森指出：「若果有需要，^-®fivr 
點的利得税率，是可以接受的。今年不加税已有盈餘• 
我們爲何不昌自己多围空間，當有突發需要時才加茜？

港同盟支持在巨額盈餘情况下加稅•敏寿則不賛成 
至於在九七年之前快變急磋•港 
同盟一直都支持港府。至於終窖 
哀問題，更是不必多言了。

徐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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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文刊出時，美 
。這便是所謂「後超級星期二」 

國
「超級星期二」，的 
的行爲。.但很明順，今年的民主 

結果大 «
已 S
出來了 *
大概會是例外，因爲眞命天子

。當
然
，以今年大選 
未
出
，他們還要爸續互相廝殺。 

的形勢來看，共和 X
 
在這種情形下無論以後的候選人 

方面大»
不會出現什 
是
誰
，要面對一 
個 
一 早在全X
團 

麼意外，應該是由布 
桔下起步的布殊，其将算就更後 

殊*
領网I®，

但在民 
乎其微了。

主*
方面卻始終擺短 
今年美國的大選，是冷戰結束 

不了桑格斯與克林頓 
後的第一次，因此也是外交政策 

之苦鬥局面，除非在 
被放置到我冷落角落的第一次。 

這個「超級星期二」 
這對於在四年任期內在國等事務 

出現了一 
面倒的情彩 
上取得不少成就的布殊來說可以

說是非常之不幸。更何況他一直

所謂「超衩星期二」，就是十 
以來都被傳媒譏爲「外交內行， 

一個州在同一個星期二擧行初選 
內政外行」。但塞翁失馬，焉知

。而在代表分量方面，這十一個 
非
福
。在民主賞 

州總共產生共和   

*
百分之十八，
人才凋零下，只 

民主*
百分之十五的代表，可見 
可以推出一個「 

其
「重量級」的惹義所在。因此 
下
驷
」来應戰。 

，一 般來說，在
「超級星期二」 
看來布殊現在已 

之
後
，由公兩塞的提名形勢已經 
役可以歓得杯落 

大致明朗，兩靈的領先者就會開了

將軍集

始全力募款，以應付未来的大選

或
桑
港

售商只有一千檔，一九五八年 
一 

已增加至六千檔，而十年後的一九六九年竟 
一 

然暴增至•
一萬三千檔，眞係誇張，而烟商競 
一 

爭激烈，大做宣傳，又搞抽奖，又搞濟貧， 

更派出美国的香烟女郞來到烟檔及酒樓茶室 

大搞公關，免費磨烟等。

其時繁盛區域的烟擋，每天*
利二三十元 

，收入豐厚，非常好援也。

吳
昊

香
烟
女
郎
爲
客
服
務

是有人.夾人篌這回事的。 

6^^

 
兩個並不相熟的人磋在一起♦
不見得性倩

福 
林

或處本作風相同，也不見得其中 
一個努力去 

蔑就對方，但自自然然的就台得来，不只N
t  

通沒閉題，而且談得不知多投契。 

只能把這種情形蹄諸 
一 個縁字。

事也講事緣，但 
一 樣跟人有關。

近年轉行従事時装業的一位女友，以前是新聞界中人。她的朋友 

要号 
一 份時装徒誌，主銷大陸幾個大城市，透過她遂我寫一個直欄

，我答應了，豈料*!

誌只出版 

了一期，便碰上六四事件，於 

是决定停 A
，拷自然沒得寫下 

去
。她又介紹我到另一份以台湾

人
 

緣

爲銷售基地的 «
誌寫稿，一共寫了六個月，雹誌管理曆决定改變風 

格
，把香港作者至部換上台篇作者，於是我也在被慎之列。 

不»
這位女友怎樣金力助我，稿總是沒法寫得長。

另一 
位女友却怡巧相反，她只跟報館的Ie

頓輯說一 5
31我試試•

一寫就兩年多，目前仍然器16

。另 
一份報章副刊託她找人，她又替 

我說 
一 IM，

結果又是-
路寫下去。

不由得不信，同是一件事，跟某人厶。作總是不成功，跟另外一個 

却順利得很•
不是縁是什度？

住鈺

住所附近有一條地下景的地下通道，我經 

常經過，近
來
，常有洋丐在地下通道玩棄器

而酒8! 茶
室
，也只有二千五百 

家左右而已。(
一九六九年八 

月十六日《成報》)
。

在戰後初期，港九的香 
零

香

烟

檔

「年晚錢，飯後姻。」 

8
時香港烟民的口頭禪， 

把飯後一 
枝香烟和急景硬年 

的錢銀相比，可見人們對香 

烟的重視，於是鸟適應 e
民消費需要，「烟 

仔
擋j
便開到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了。 

香®
檔可以很細規模的，在横
街
，在樓梯 

口
，在公 

611旁
邊
，在敷院外面-
個角落•
賣 

®
人坐在 
一 張小 «
上"
旁耳就是繰色 
一 個小 

国
櫃
，裡面陳設着幾款香烟，總面積佔地四 

平方呎。旣然這麼小型，就變得無孔不入， 

到處皆見，而壇民買壇就

極之方便了。

横一 
九六九年報章所載 

「工商業管理處最近發 

表了一 
個有趣，也可以說 

是驚人的統計數字，那就 

是現時本港領有牌照的香 

@
批
發
商
、零售商和香 @ 

小贩 
16 
，總敢逹到 
一 萬三 

千
家
，除了在街頭擺賣雜 

物的小販外•
相信本港沒 

有任何行業，可以比香烟 

販一5

更多的了，就以熟食 

大牌槍來說亳有牌照者 

亦不外 
一 千
九
帛
左
右
，

洋丐者，金髮碧眼之丐是也。多數是一名 

靑年洋丐，彈奏結他，面
前
，地
上
，放着打 

開的結他盒，盒裏擺着三四張十元港幣。

最近一次，有一男一女兩名洋丐，男的彈結他，女的吹洋16

，台 

奏
。有兩次，我見到過路之人，給洋丐一張十元的港幣。 

香港本地的流浪人多，乞丐也不少。乞丐行乞的地點也多是地F

降
，令公司利潤大幅度減少，不
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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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今年的加薪
會
好I
?

」 

"

一
一
工
月
，
以

我
問
。

朋友苦笑道：「公司今年的加 
一 

新
春
朋友碰面，多數會互問今年有何大 
薪多數是 
一 位
數
，不超過百分之八，個別有一 

計？ 

百分之十二，總
之
，現在大家都要勒緊一一帶 ~ 

一 位 6
本港大飮品公司負責美術設計的設 
，希望喉年能有所 &
機
。現在收入少，支出 

3  

計師朋友對我說：
「公司上年的營業額下隆 
大
，日子難過喋。」 

•
外國波士被母，內与人事變動，有些老臣 

朋友是四口之家，妻子已退休，兒子雖已 
一， 

子被調入新界聚«
工作，而在市區的總寫字 
出來工作，但只能自己鬱自己，女兒5
在讀 
一 

搏也将在今年稍後時間也搬入新界K
Q

，縮
書
，主要靠他的收入維持生活，，住屋供款。
一

通道。
有 
一 個考乞 

丐
，穿一身莒 

西服♦
手腕上 

厚有手錶 
一 隻

，却拿着一個 

塑料罐，向過 

往行人乞討。 

「東南西北 

中
，發財到畫

乞
 

丐

東
」。很多外省人到 
II州
、到深圳去當乞丐，很快就成「萬元巨一 
一

近老*
喀
。J

、•
一 

一峰入敷，十
幾
廿
條
支
因
此
，朋友常爲一 

一"
；

Si 友
的
开
，多.少反映出本港任

,1?的一面，
自己的四Q
之家而二率。

♦
在家电造新屋。香港的乞丐是否也有「萬元月」•
我却一無所
to

大公司過去"
年不是营業額縮K
，a
敍少了 

杳港這@
国際金融城市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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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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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
•
岂至
r)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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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电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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尢其是1
價
二
各
項
開
上•
靠近佐敦道•
有一個白白胖胖的青年，穿唐裝，躺在地上向

細做，庁得過就悝，>
一 年的前景仍未許樂 
支的增加，用賣大市

一.往行人伸手。他也並非殘廢，我看了十分默煩。

一 

在天柒里，見到一個老丐， 4
伸手要錢，4
吸香®
，是
「苦中一 

一 
樂
」乎？是把乞討奩作消遗乎？吾不知也一

有兩次，給演奏業器的盲人每人兩元，對方證錢幣聲W
i ，* 

一」
多
謝
。」1

這樣的例子二在我這老文丐，是太帰少了 

2  

花得富

民造成 
578
 力更大
，

朋友工作的飮品公司，是長期 8
/
市场的 
形成吐會*■
盾的加电

r

大阿哥.}•*
一是字號"
匚」二是製一新鮮， 

佔本港欽品市場八成•
大陸的銷路也不俗• 

可是，在市:T

消費人素的今天，营菓額的下

蓋
弄

在

什

麽

間

題

上

護

航

？

望雲樓隨筆

人
 

腦
 

那幾天♦
朋友見面，不是 

問候本小姐，開口便是：
「

花厚集

港

情

你的電瞥有沒有沾染病毒？ 

的
 
電話打來，也非敬候近安

9，而是••
「你的電幡有沒有中招？
」

電整搶盡鏡頭。

我自己的電智，可寫包單，因爲 
一 向小心 

保
護
，任何傷風咳喇都不會感染，何况病毒 

。其實電督是「身外物」，最怕的是人通中 

毒
。侵入人腦的「病

毒
」，有來自風氣，有來 

自文化，有来自猪朋狗友。即使小小年紀， 

一旦中毒•
便成「童 X
」。成年人更加爲非 

作
歹
，變害人虫。

人密加何預防「病
毒
」，才是頭頂大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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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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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約女朋友，女朋友的丈夫在 
十分ew

，  

|»A
吻別

<>

台北，老婆事備到台北了。」

SH
<

早餐十贴半*
小張芸寶費

ar

「如果不等候解放的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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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什W
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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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学可樂」，

■H
*

，値 A
一 »
而前，穿|!
入■
，■
見金大山 
岩盟，我何來滅門之u?.
」 

迫近那張慎失措的程玉*
。他懐中的■*
道人，
半仙怒喝 
一 餐.■ 

「你道是返B*

果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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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可 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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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68
 什层菜，答道： 

「我»
tt-l
r
w
*
・
』，由你

「是的。」

「不要在今天。J

「爲什豊？」

已被依劍貫胸；他怒目gH
t

，兇光■■
，那尾指 

上長着長指甲的手，■■*
指向程玉■:

「你
，你

……」

■■
道人再也段齋半句话來，就這樣■
昇着 

死去。程玉88

透一口一*，
11

忙住传那血淋淋的 

懐裡，掏出那東 *
特務的標誌!
銅牌， 
I*色惨 

淡
，慢惶然避向金大山，■»
!8
・・

「想不到，M

是個奸鬼!
你的■
，他15

配着東 

11

的銅牌吶！
」

金大山怒目相向，提 «
指向值的咽  

*

，咬牙切 

*
說：「奸嵬，你這狼頂爲奸的奸鬼1

人面默心
—」 

程玉*
倒退兩步，假装錯愕，說道：

「誤會，你
18 會了！J  

金大山一一

一 » 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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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
程
玉*
的衣襟， 

»
頭下M

I 出了同様的一個題牌。他
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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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由命了■
J 

兩個援子返同IKI8

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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寰e■
沒上方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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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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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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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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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占笑日.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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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切出來呀1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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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公開表示要吸納 

「正了，走了！j
余立本說，「改天咱 
香港移民時，港人湧到新加坡専員公署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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轟
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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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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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占日：「冇得切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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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成熟的舞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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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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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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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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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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冇男人
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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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占曰：「或者有人係 

9
但我例外。」

蘇絲日•
。「嗟
，你慌你 

似七哥咁正人君子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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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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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外室龍？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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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昌看在眼裡，軍然進入香闘 
「•我也沒有如此說通。」 

，但房間細小，稍坐之後， «
文
昌
「那你角什8
送我一・靈，價値

就吿辭了。

百多 *?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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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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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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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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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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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不値百多 

午見面，麥
，他由司« 農車，*
苒ST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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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昌說，「如果你選揮 

了值和任飛燕到一處落成的新楼，、更貴的珠寶，我就不再送楼宇。」

在黑■
中 
III 看
，更 # 比 

人偉大可愛可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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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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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
獻
身

倉

兩個青春年少，一個乾柴，一個烈火 
絲資睡袍落地，不久，6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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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很快便燃 *
起來……很快，她城池失 
落地。

她沒書肚子裡存要兒，就只看到道

守
，讓他揮兵入h
，她呻吟着：

知
，我絕對不會吿訴第 

二個人。一會兒，我先

二五••
要求代 *
係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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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S!
 」她把他緊緊擁挈•••••• 
個救她的大哥。就想到感恩圖報！ 

懐孕的她，記起留下e
積的像伏，巳 
她上床，掀開他蓋身的毛毡，*1
11替 

不聲不响捨她而去……從追憶的第一次 
e
脫睡衣禅和內衣st  •••••• 

性愁痛快淋 *
中醒悟，心裡充滿了恨， 

他全身赤裸，人巳醒過來。她壓在他

徐思密聽了，禽之 
Bt喜
，說道：
走
，就在天宮樓等你，你唱完歌之 

「如果黃校長知学，我相信，他
後
就
來
。希望你也不要把這件事吿 

一 定會反對他的女學生出來賣唱的 
訴别人，連麥球也不讓他知道好了

^

成

■
身上，低聲城着：「大哥！」 

方
辛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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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就一

族

， 就當你平日唱完歌就走 
一樣。我

充滿了怨。

她駡自己||
爲什麽還追溯 

那次*
惡
、可恨的性糾 *
舆失 

身
，還喚叫什麼獻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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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喚叫什麼 

?
爲他，你I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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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S海忽然閃現大哥獻民在大

，對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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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美音覇了，呆住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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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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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你，遑件事情千萬不可 

以讓校長知道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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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薨話， 

肯不歯跟我外出清夜了！
」

酔平香 
公

他說：「素菲，你既然叫我

ffl 只是單純消夜而巳，不 

會有其他節目的，你信我 

吧！J美音只好點點頭，表示 

答應了，饕走去登台唱 

歌
。唱完三支歌，美音離開

麗
 

聲淚影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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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說：「大哥就不可以羅柒 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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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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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人了馬g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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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魚，爲了滋 
黑影，都在兩身貼緊而兩心各有所思。— 

補
，又吃了南極山中的鐵板

—「哥哥桑，你覺不覧得這裡同東京 
一樣 

自燒鲜鹿肉，仍飲到頂高等 
，青春女人是文物一 
樣
，是珍貴的貨物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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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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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非常適口。文子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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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但她們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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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是食的文明第一大 
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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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！現在蜀你到我那山東 
文
物
，我說只有珍貴的尤物，才有五年紅

海救了她，在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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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生艇上，他擁抱着 

「我是獻國的大哥呀，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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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
……在沙II

上他進行急救，跟她做人 

r

叫你别提他，獻民，我感激你的救

會所，走到外面，正感 »
躇
，不知

命之恩，我摸
III 到你的一 
顆愛心！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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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去不去好。這時候，徐思密却出 

怎
樣
胃
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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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「我是從來不践捧 
現在她的眼前。果他正是担心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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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不去，就等在外面。

工呼吸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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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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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，我
一
世
妻
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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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她說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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吻他。

®
掉舆献I 一在夜度假屋的痛苦囘憶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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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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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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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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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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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睡房，見大哥巳熟睡在床上，她站 
她動手拉他的手握摸自己的乳房：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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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酒楼吃II

，眞太簡單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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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*
問鮑：「你可知道，酒井夫人1<  

風味。香港普遍吃廣東菜,
玉梅姐姐，他IC

在巴黎曾到畢卡索的一張

显
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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査笑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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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能問阿遼沙，敢不敢吻他的女兒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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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還沙頓時滿臉通紅，低着頭只*
一一說一鼻：那多書臊！ 

旧
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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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像個大姑娘，甚至比大姑级国要書#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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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笑痛肚皮！

/ 
既然阿遼沙遇接吻楽敢，量用担心能會幹出口一步的行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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